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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回  投猛藥公子解癡魔　進良言佳人施慧舌

　　卻說吉慶和因到半山寺空跑了一趟，不曾遇著那意中人，回來之後，坐在都裡納悶，忽見趙鼎銳走來，說道：「吉兄，天地間

競有不可思議之事。在善談因果者皆謂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』，在小弟看來未必盡然。即以寒舍而論，自先祖父母以及家父家母，

雖不敢謂樂善不倦，而見義亦必勇為，從未刻薄待人，應該子弟皆聰明俊傑的才好。如小弟之愚，已自慚愧無地，豈料舍弟之苦竟

有出人意外。舍弟從前本有個半癡的病，家父各處延醫為其診治，均未見效。有時尚覺清楚，家父始疑其有外務，遂趕緊為之授

室，或者可以收心，及至娶親之後，依然如故。家父又百般試探，恐怕花柳場中另有一二知己，只要他的病可以解脫，不妨用些錢

代他討回來。試探日久，亦無此事，繼更加以痛楚，又復不行。百計千方竟無轉機之日，然不過呆呆的坐在那裡不言不語，低著

頭，不知他想什麼。有人問他言語，他亦不答；即不與以飲食，他亦不要。家父亦無如何，惟有聽之而已。不意近來更加利害，終

日狂叫，鬧得不成事體，甚至向空中羅拜，跳躍飛騰，而且力大無窮，無人可以制服。家父急得沒法，意欲置之於死地，卻又不忍

下此毒手，現已將他鎖起，待其自死，免得吵鬧不安，吉兄你道可歎不可歎！」　　吉慶和道：「在小弟愚見，未必絕無法想，天

下豈無呆而復明之人！若竟待之以死，似非善處之道。但不知令弟之病係因何事而得？」趙鼎銳道：「舍弟自幼資質本鈍，到了上

學的時節，家父督責又嚴，這年請了個嚴先生教讀。豈知嚴先生卻與家父同窗，到館以後，功課自不必說，又重於家父之托，就格

外嚴謹了。那時舍弟才十四歲，甫經開筆，這日適逢窗課題目又難了些，舍弟由早至晚，竟不能成文。先生教訓了一番，家父又督

責了一晚，彼時舍弟覺得慚愧，甚為憤急，到了次日就覺身體不爽，心口亂跳，當時卻不介意，漸漸的就有些似呆非呆的樣子了。

然猶朝夕課讀，那知愈過愈壞，竟有終日坐在館裡，不發一言，不念一句，到了課期，實做成個一張大白紙，兩眼望青天，如此已

有半年的光景。家父見此為作，頗覺忿恨，爽性不要他讀書，看他如何舉動，察看許久，仍然如是。於是家父就延醫調治，竟是服

藥罔效。過了年餘，小弟卻有個表兄從杭州來此，看見舍弟只個模樣，就同小弟說起他代他到勾欄中開開眼界，或者因此可以破

愚。一連去了幾次，不但不能破愚，反比從前更甚，家父因此又疑他有外務了。」

　　吉慶和道：「令弟的伉儷想是甚篤了，而今有幾位世兄呢？」趙鼎銳道：「如果伉儷甚篤，倒也罷了。只恐人道尚且不知，所

幸舍弟媳極其賢惠，三年以來毫無半句怨語，而且百般解說，求神拜佛，曲盡其誠。爭奈舍弟毫不知覺，如何如何。」吉慶和又

道：「令弟的體質寒熱如何，前服之藥是何品味呢？」趙鼎銳道：「若論體氣，自幼常鬧肝熱，所食之物最喜水果，光景是個熱

體。至所服之藥，無非麝香石蒲，開竅化痰之類，卻吃得不少。」

　　吉慶和道：「以此藥而治此病，似乎大相背謬。麝香石蒲雖曰化痰開竅，但係極熱之品。令弟本來肝熱的體質，因一時憤急，

遂致觸動熱痰。熱痰一動，不以清涼化之，勢必任其盤踞。盤踞既久必致蒙入心包，焉得不日益加重，近日時醫往往如是，一見此

等病症，輒曰開竅化痰。竅固要開，痰亦要化，而不追問其始末，細察其寒熱，一味浮躁氣習，裝模做樣，轎來轎去，自高身價。

每到一家略一接脈，即胡亂開一方，忽忽而去。病勢稍重，即便推手，另請高明。究其果有本領與否？仍不過如我輩以耳代目，讀

得幾句湯頭歌、藥性賦，便自懸壺於市，自誇國手。庸醫誤人，殊可髮指。小弟雖不知醫，但據吾兄所言，以令弟平日之體質，卻

係熱痰所致，欲治此病，務要驅除熱痰，以清其心，然後加以調理方可有效。」趙鼎銳道：「聞兄之言，使小弟頓開茅塞，舍弟之

病，為醫家所誤，是一定不疑了。當稟知家父，尚求為舍弟一治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小弟偶爾妄言，卻不可據以為實，還得斟酌盡善

才好。」

　　說著，趙鼎銳自匆匆的去了。一會子吃了飯，趙弼就著小芸來請吉慶和過去。到了廳上，趙弼讓了坐，即說道：「頃聞大小兒

所言，先生之論極是。二小兒素有肝熱，現在之病，光景全是熱痰，先生素精岐黃，敢請為之一治，若能全愈，這就是他的造化

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晚生向不知醫理，不過稍閱各家書籍，適以大哥所言，妄參末議，臨症一切，尚難自信。既承老先生垂囑，晚

生萬不敢辭，且待看了脈再行參酌。」趙弼道：「得蒙垂佑，是感激無地了。」說著，就命家人掌了燈，一齊同到內室。走過院

落，只聽裡而大聲狂叫，在那裡說彌勒佛、現世音、孫猴子，又是什麼王母娘娘請他赴蟠桃會，一會子又說十殿閻羅王叫他上任，

捨不得爹媽，哭一陣笑一陣的，鬧個不住。吉慶和走到房內，只見趙鼎銘鎖在那裡，看見有人進來，便伏在地下磕了無數的頭，嘴

裡又說：「像是天宮裡下來的神將，奉玉皇大帝來請我，我是不去，你趕緊去罷。若再不走，我就打你了！」說著，把張椅子抓

來，望著吉慶和摔去，吉慶和讓過一旁。趙老只是呼喝，他哪裡曉得，口裡還是喃喃的亂說。

　　吉慶和仔細看看他的氣色，只見二目通紅，兩頤飛赤，已知道他全是痰火。又騙他將舌頭伸出，細看一看，見舌中飛紅，舌尖

飛赤，滓液稀少，乾燥異常，薄薄的有點浮苔，亦是赤色。又騙他將兩手脈細細按過，然後仍到廳上坐下。趙弼道：「先生才看二

小兒究竟如何，有無治法？」吉慶和道：「二哥之病實是痰火，看他面目通紅，舌燥而千，六脈洪大不寧，顯係熱痰盤踞。從前所

服之藥不但無益，反而有損，現在若再用麝香石蒲等藥，則更邪入心包。為今之計，當以清涼之品進之，或可有效。」趙弼道：

「先生明見萬里，請即賜一方，以便煎服。」

　　吉慶和就拿了一張紙，細細斟酌了脈案，然後寫出幾味藥來。乃是：

　　犀牛黃三分　礞石三錢　朱茯神三錢　連翹二錢　犀角尖三分　竹茹三錢　川貝母二錢五　涓石三錢　海浮石三錢　蓮心一兩

　　趙弼看了藥方，便道：「高明極了！」吉慶和又讓道：「此係妄擬，尚望斟酌。」趙弼道：「小兒病已如此，即便誤投藥餌，

也是他命該的。而況此方極其高明，且從未服過此等清涼之劑，先生不必過慮。」當時就著人去藥舖子內配回來，隨時煎好與趙鼎

銘服下，果然那夜就安靜了好些，大家也覺有效。一連服了好幾劑，慢慢的大好起來。後來又請吉慶和增減了兩位，遂合一料丸

藥，日常帶吃，不到半年，居然病魔全退，一復如初。合家好不歡喜。惟有趙弼更加欽佩吉慶和的見識，又送了許多禮物，以作酬

謝之意，這且不表。

　　再說趙鼎銘的妻子徐氏，本係官家小姐，自從嫁過來終年與呆子作伴，口雖不言，心裡不免有些含恨。且那呆子全不知道恩愛

兩字，猶如不曾嫁作丈夫一般。現在看見丈夫的病好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加之呆子見有這樣如花似玉的一個老婆，又賢慧又美貌，

而今的呆病又好了，伉儷之篤比那本來不呆的人尤甚百倍。趙老兒夫婦見兒媳皆能和好，心中也自歡喜。又過了半年，各處舉逢鄉

試，徐小姐聽見這個話，這日晚飯以後，趙鼎銘進得房來將欲安寢，徐小姐就坐在燈下歎了一口氣，不覺兩眼珠淚雙流，滾滾的落

個不止。趙鼎銘見了這樣，不知他為著什麼哭得如淚人兒一樣，自己便茫無主意，趕著上前低低的叫了一聲道：「娘子，你何以這

等傷心，為著何事竟流下淚來？不妨告訴我，若是受了別人的氣，我是不怕人的，盡可罵他們一頓，代你出氣，免得你在此傷心。

」徐小姐聽見這個話，卻暗暗的好笑，道他不知我心事，反說人家把氣我作，終不免還是有點呆，不若等他急透了，我再如此如

此。一面想，一面只是不理他，拿著手巾擦眼淚。

　　趙鼎銘更是沒法，又望他深深的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好娘子，你可要把人怄死了，問你話你不肯說，只是哭得眼睛都腫起來，

卻是何苦呢！我也不是你肚裡的蛔蟲，怎麼知道你的心事，快快說罷，我都依你就是了，你卻不要再哭，我心裡已經怪疼的了。」

徐小姐又歎了口氣，才恨恨的說道：「不知幾百世作了孽，變了個婦人家，遵守三從四德，稍有點差錯，就要被人家談論，守著姆

教只是女子應分之事，所以在家就要從父，出了門嫁個丈夫，他與我平行，不是長輩，為什麼又是從夫呢？只也罷了，古訓昭然，

牢不可破。既已從夫，自然各事皆從夫意，若遇著丈夫不習好，或是不向上，又說是做妻子的不善勸說，一味的順著他，不是該死

了？就如我在家做女兒的時候，跟著父親長到十八歲，也無甚差錯。到丁你家來，實指望你功名上進，我的臉上也有些風光，不想

你得了呆病，這也不能怪你，只得終日的提心吊膽來服恃你，又指望你病好了，曉得我的甘苦，代我爭爭臉，也不枉辛苦了三載。



那裡曉得你的病托菩薩是全好了，承你的情，是終日同我不能離，就像離了我就要死的一樣。自己的書本子這半年多不曾摸過一

次，看看的又要科考，滿耳裡聽得某家相公取了案首，某家少爺取了前十名，等到學台按臨，又聽紛紛的進了學。別人家好不體

面，我家總是冷清清的，叫我可不慚愧。若是叫我勸你罷，又怕你不信我的話，再把呆病犯了，豈不又是晦氣！想來想去終是女人

做不得，不如還是死的好！」

　　趙鼎銘聽了這些話，已是心中不忍，又聽他說不如死的好，趕忙上前把他嘴掩住道：「好娘子，你不要恨，你的苦楚我都曉

得，都是我這不長進的累你的，你千萬不要難過。我從明日起包管你用勸，等到縣考的時候，包去考了首案，來代你爭光就是了。

」徐小姐聽說，又緩緩的說道：「不是我囉嗦，你就把我丟開，你自己想想，一來要對得起你父母兄嫂。旁話不說，單是為你煩了

多少神，著了多少急。二來自己掙出個功名，也好走在人前，站在人前，而且哥哥是個舉人，不能兄弟連秀才都沒得，自己也覺得

慚愧。」趙鼎銘連連的答應：「我都依你用功，你萬萬不可再哭再恨。我如果有虛言騙你，你從此不睬我就是了。」於是二人才安

歇。欲知趙鼎銘如何用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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